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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的家国同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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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电视剧秉承家国一体化和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家庭和国家两
个叙事空间中再塑镜像人物，在日常生活视角和国家宏大叙事中演绎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
国家的盛衰巨变，以“家”的模式表达国家意志，家和国就成为了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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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国家”一词表明了国与家是一个统一体，“家
国一体”是指家庭、家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家
是小国，国是大家，无数小家组成国家，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具有重要分量，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
抱负，就是家国同质的体现。艺术作品中的“家国同构”是指
以一个或几个中国家庭为中心场景展开广阔的人生境界和复

杂的社会关系，将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巨变密
切联系起来，通过家的命运走向生动形象地映照出中国历史

的风云变幻和社会国家的兴衰起伏。

一、家国一体、国家互融的文化传统

我们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家国叙事是一个普

遍存在的现象。比如，作为欧洲文学艺术源头的古希腊的神
灵系统，就是家族的缩影。最高的神宙斯是父权意识的象征，
也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众神作为儿女围绕在他的周围并各

统一方。这种象征秩序反映了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对欧洲
历史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荷马

史诗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可看到家国叙事的模型。
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家国叙事传统更是源远流长。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家国同构”的文化理念，即儒家提倡
理想、经典的社会体制模式是以家庭、家族管理模式来统治国
家。《孟子·离娄上》曰: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
的放大。家是“小国家”，国是“大家庭”。“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说法，同样是家国之间的异形同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理念，更是将个人沉浮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
高欣所说:“古老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存在的农
业社会，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是架构农业社会的基础。在过
去，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内部的家庭，像在中国这样长期扮演着

无比重要的角色。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维系国家存在的独特
方式，催生出‘家国同构’现象，并推动了封建宗法制在中国社
会的形成，这一制度直至辛亥革命胜利……都保持着相对的
稳定。”①

在社会巨变与动荡时期，忧国忧民的艺术家常自觉把个

人、家庭和国家联系起来，在创作中以家喻国，以国观家，个人
遭遇植根于国家民族的不幸之中，家国同构或隐或显地融于

作品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垂世名篇凝结着作者深沉
的家国忧思。李清照的《声声慢》通过淡酒、风急、秋雁、黄花、
梧桐、细雨等形象的描写，宣泄国破家亡的凄惨心境。曹雪芹
的《红楼梦》中贾府家族文化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四大
家族的起落沉浮见证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没落，尤其是贾家被

作为封建家族的样板承载了高于世俗形而上的社会、历史和
文化意蕴，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晚清
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一切文学艺术都自觉

不自觉地开始围绕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目标而奋斗。巴金的
《家》、《寒夜》等更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信仰投射在作品中
的主人公身上，并使其成为论证新文化运动合法性的民族寓

言。文艺作品总是和时代脉搏共振。《芙蓉镇》、《将军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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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茂和他的儿女们》、《蹉跎岁月》等“伤痕”文学作品，艺术
地再现了十年“文革”的生活图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
命”，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岁月的强
烈控诉。作为“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反思”文学不再满
足展示过去的苦难的创伤，而是力求探索造成这一苦难的历

史动因。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记忆》、
《爱，是不能忘记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作品，在悲郁叙事
中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
性思考，使其成为审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象文本。
同样，电影艺术的创作也脱离不了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

在中国电影历史上，以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等为代表的伦理
情节剧，洋溢着浓郁的“家国同构”的艺术气息，他们的作品既
是“一种讲述家庭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又是一种讲述人在历
史故事中奇特经历的叙事本文，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

联”，“家庭的命运成为与国家的命运相互指涉的表意载体，家
庭形象成为象征社会形态的重要视听元素和映现历史风景的

一面面镜子，而且家庭空间更成为他们影片中具有独特意义

的‘叙事空间’”。②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以家
庭和社会伦理为题材，借助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的悲欢

离合和家庭伦理关系映射出社会性的主题。蔡楚生的《一江
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渔光曲》等更是将小人物
与大时代、大事件融合在一起，以饱满的现实主义笔触对社会
矛盾和政治理想进行了大胆揭露和积极探索。谢晋的《舞台
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从政治、伦理、
道德等角度剖析历史教训，从扭曲的时代中挖掘人性美，从普

通人身上迸射出真与善的光辉，作品中充满着人性、人情、人
道主义精神，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总之，这些作品
中家族和社会历史成为互涉的结构，家族命运就是社会历史

的命运，社会历史的变化就是家族的变化。诚如张法所言:
“要对中国文化作一既分出层级，又具有统一性的把握，可以
用三句话概括: 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这三句话是
互含的。伦理中心，表明中国文化以家为基础，以家的伦理为
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由于礼一以贯之，家和国
是扩大版和缩小版的问题，具有同一原则，同构的关系。……
家国同构使家这一层的日常悲剧意识有了国这一层的隐喻意

义。”③

二、家国同构文化理念的剧像演绎

同样，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家国同构

叙事传统也被映射到中国电视剧中，依旧左右着观众的审美

取向，表现为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总是更注重家国、事业和社会
责任感，个人与时代浪潮总是息息相关的叙事模式。家国同
构的文化理念在中国电视剧中的剧像演绎，即所谓的家国同

构模式，就是指在剧中以一个或数个家庭为核心，借助一个或

数个家庭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的悲欢离合、命运变迁来折射社
会时代特征，展现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心路历程。中国电视
剧的“家国设置”模式中，以“家”的模式表达国家意志，在表
达过程中把“国”窄化为“家”，置放于“家”的范畴内表达。杰
姆逊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

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

政治: 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这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

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④观众的审美接受以及对电视符号的解
读，是文本创造者的编码与文本解读者的解码行为互动的结

果。家与国，个人与社会、国家交织在一起，“国”的风暴常常
冲击着“家”的稳定，家庭的悲欢离合寓含着国家、民族的兴衰
沉浮和历史变迁，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审美期待过程中被纳入

到“创作与接受同构”之中，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也一并得
到接受。
成功的电视剧总是聚焦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力凸显“个

人—家庭—社会”全景式、立体化的伦理关系图景。家和个人
成为叙事文本的起点和中心，国家和社会成为其落脚点和重

心，作品从“家 /个人出发，却没有使笔墨”“伸缩于描写身边琐
事和人民生活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
悲欢为全世界”⑤。电视剧《一年又一年》以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间的巨大变化为背景，以陈、林两家二十年的风雨人生为
经，以人物间的情感纠葛、思想变化为纬，编织了一幅生动的
人间风情图。一年又一年，陈家与林家在各自不同的社会层
面上经历着二十年来社会巨变带给他们精神与物质的一次次

冲击和洗礼。故事通篇从百姓生活变化及凡人小事入手，在
不经意的叙述中将中国 1978 年至 1998 年二十年来种种变化
诸如平反昭雪、知青返城、恢复高考、下海经商、出国热潮、股
市风云、下岗再就业等呈现在观众面前。家庭和革命交织互
融，借家庭的历史演绎革命风云。《壮志凌云》中贺怀德、薛喜
莲、李亮、何敏、周占魁、聂小丹等人各各组成家庭，彼此联结
为家族。作品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以三代飞行员的家庭
来折射空军成长史。《光荣之旅》以主人公贺援朝一家的家庭
变故，来反映军队后勤工作的建设与发展。《激情燃烧的岁
月》通过石光荣一家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变迁展现他们的曲
折悲欢的命运，折射共和国的风雨历程。《金婚》在描绘佟志
和文丽夫妻的五十年的生命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新中国五

十年的社会沧桑变化。“家”作为该剧主要的叙事空间载体，
不仅是主人公居住空间的增大，还意味着叙事空间的拓展，和

时间线的同步推进，形成了“互文”效果，从家的空间变化中，
体现了“国”的发展，五十年的“家”、“国”变化融为一体，从而
具有了象征意义。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想及建立在家国同构思想基础上的一

整套政治统治体系，既是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及政治稳定

的根本，同时也是封建帝国政治腐败滋生和繁衍的适宜土壤，

是导致封建帝国政治腐败泛滥的重要根源。在高度集权的君
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夫君者，天下之
治无不统主。”“王贵五独:‘位势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地
位独尊，天下独占’。”⑥当天下的福禄灾祸只能仰仗皇帝的道
德品行和喜怒哀乐的时候，臣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拥有一位

宽厚仁爱的君王，在其领导下能过太平殷实的日子，但在君主

专制制度下，好皇帝却是凤毛麟角。在君权至上、天下服务于
一人的统治秩序下，皇权必然导致腐败，哪怕是圣明的君主也

无法避免。比如唐太宗在晚年也开始居功自傲，耽于享乐，穷
兵黩武;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携带随从三千人，征调民工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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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国银两千万两。地方各级官员作为地方的“家长”，掌控
着地方的军政大权，一旦上级监督松懈下来，地方权力迅速膨

胀，他们搜刮民脂，贪得无厌。如汉代的梁冀，明代的严嵩，清
代的和珅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能够
做到“家天下”的君主就是圣明的君主。君临天下，更为直接
便利表达国家意志，个人意志言行举止与国家民族命运密切

相关。电视剧《汉武大帝》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历史场景
中重塑和定位汉武帝，将他开拓国家疆土的历史功绩与文化

上的雄伟气魄相联系，可谓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历史人

物和考察传统文化的当下视角。《大明宫词》在国与家叙事的
框架内，以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演绎了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对

爱情与权力这两个永恒人性追求的不同表达。对女性权力与
情感欲望冲突的寓言故事的抒写，成了导演阐释自己历史理

念的能指。电视剧《雍正王朝》演绎宫廷内部之争，那纠合着
血缘关系并代表家族私利的一方与国家总体利益不断抗衡。
八爷、九爷、十四爷等人，为了维护个人私利而不顾亲情，竟然
与朝野逆反势力结为同党，事事处处都要阻挠雍正新政的推

行。而雍正囿于手足亲情、祖宗例规不敢大义灭亲，进而使改
革举措寸步难行。这种顽固而持久的家与国的对抗，其实是
由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社会结构所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结构
一向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家族之上就是国家。博大的国土、落
后的生产力，成为松散落后的社会基本单位与高度集权的中

央政府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要维护协调好这个大国家内各
个家族的私利谈何容易? 因为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家永远

是处于第一位的，一旦家庭利益受到威胁，人们常会挺身捍

卫。历史上很多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大都遵循“和光同尘”，视
而不见，即使国库被掏空了，只要不影响各个家族的利益，就

不会产生内乱。雍正却做不到这点，他刚上任就着力整饬吏
治，凡侵吞国库者，势必查清，即便是王公贵族、高级官员也绝
不姑息迁就。凡贪官者，一经查出，即令退赔，并予罢黜。此
外他还实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财政改革的
措施。清初战乱频仍，军需浩繁，雍正为筹款不得不强夺地方
财政。这一切直接影响了各个家族的利益，所以他不仅要面
对各个家族的声讨，还要承受朝野的压力，可谓进退维谷，但

他依然处变不惊，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坚持推行新政。《雍正王
朝》从改革意识塑造历史中所否定的残暴无道的雍正皇帝，他
的权术、血腥和暴戾都被遮蔽于“大清利益”的幕后了。这些
都向世人昭示出: 改革难，不改革更难，我们必须在艰难中把

中国的改革推向前进，中国才能迈向光明和希望。
英国学者 J． 哈特立指出: “电视是国家和民族的私生

活。”⑦尹鸿说得好: “对于电视剧来说，几乎可以说，家就是
戏。中国电视剧这种家庭故事的特点，是与‘国家’具有同构
性的中国传统息息相关的。在中国文化中，正如‘国家’二字
密不可分一样，家中有国，国中有家。家 /国一体、国 /家融合，
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是大家庭，家是
小国家，家庭是小社会，社会是大家庭。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往
往都是以家为中心，家庭内部、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的关
系，反映了时代和历史的关系，反映了历史的变化。”⑧简单来
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家是小天下，国是大家庭”，家庭与

国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视剧文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
代气质相结合，成为“民族寓言”文本，以家国同构的模式表达
了对民族文化的自恋和自我身份的认同，通过特定的民族心

理接受模式和表达方式，把国家意志转化为家的言说，“国”的
寓意蕴藏在“家”的模式中得以传递。家是缩小的国，国则是
放大的家。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细胞健康成长的外部
环境。个人的身世命运与国家命运和历史的命运紧密相连，
“家”与“国”融合在一起，国家命运的历史变迁在家族的生命
肌体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三、家国同构的叙事张力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家兴则国兴，家亡则国亡。日寇
的入侵，将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民族的灾难唤起

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战争之火，烧掉了亿万中国民众肌
体上的腐质与软骨，面对最残酷的屠杀，他们最终挺直了民族

的脊梁。正如胡絮青、舒乙在《破镜重圆》中所说的那样: 民
族，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国家，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
着。人民，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正义，带着它的庄严、神
圣和人道，光荣地战胜了邪恶、侵略和野蛮。战争毁灭了无数
中国人的家，人们被逼“走出家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又警
醒了无数中国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家”和“国”。于是，在
战争发生时，“家”首先成为民族的载体，它所包含的激愤和忧
患意识直接孕育在民族的血脉里。这种宁肯与“家”同归于尽
也决不愿在气节上输给敌人的铮铮铁骨，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家”的民族含义，在异族入侵发动的战争中，“家”“国”就这
样开始了它们新的“同构”。“家国同构”是一种复杂的历史
存在，它包含着我们民族的集体精神和国家意识。
家国同构叙事艺术在电视剧中清楚地展现出国家衰落给

家族和个人带来的屈辱，也可看到国家动荡给家族和个人带

来的伤痛。随着国家的稳定和复兴，家族和个人的命运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折变化。国家和家族、个人以一种互为表
里的方式，在电视剧中凸显“家国同构”叙事的魅力。电视剧
《四世同堂》以剖析沦陷区一个小胡同来折射整个国家和民族
的兴衰沉浮，把“家”放在民族存亡的浪尖上，显示封建家庭制
度对民族解放所产生的巨大的阻碍作用。作品并不讳言民族
性格的悲剧根源，敢于剔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艺术地还

原了在炮火中锻造民族正气不断张扬的真貌，既突出了家国

同构，探索了传统家庭的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又由此引出对

“家—国”关系，由家庭变迁，个人与家庭、国家间关系的变迁
到民族生存方式改造的深刻反思。文明与冲突，正义与侵略，
勇于牺牲与消极萎靡，死而后已与无耻叛国，真实再现了北平

民众八年的悲愤史。李泽厚说得好:“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和封
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动、
信仰、思维方式、怀古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
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了

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

它由思想理论上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⑨

如何取舍个人在“国家”与“家庭”这两个社会层级中正确的
位置，是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尺。作品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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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一些非英雄或反英雄的普通百姓，将他们分别放在肯定

性或否定性审美范畴中，揭示某些人物与传统文化劣质因素

的苟同，以生动的形象载体来完成文化批判和对人文生态的

反思。电视剧《大宅门》白家的沉浮记载着国家的盛衰。《玉
碎》中终生以玉“温”、“润”自比的赵如圭，凭着圆滑城府、息
事宁人的人生哲学，躲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难，“天津事变”将他
推向了绝境，面对贪婪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他把国宝“望天吼”
摔碎在小野面前，然后英勇就义。作品展现以赵家为代表的
中国社会芸芸众生，在民族危难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英雄气概。《亮剑》中的李云龙为了民族利益，舍弃了亲情，炮
轰宛平城楼，这是民族大义的体现和家国利益交错的义利取

舍。《闯关东》里的朱开山，承受着丧子、丧家之痛，闯关东、打
日寇，在大起大落中书写着家国沧桑，朱家的兴衰沉浮和中国

近现代的历史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潜伏》大结局里，在国
民党慌乱不堪的逃窜中，余则成与翠平不期而遇，他们四目相

对却不能相认，无奈中选择了微笑着分别，家在国的面前成为

了一个永远的悲剧故事。《走出硝烟的男人》通过漫长的时间
跨度内钟家三代军人的家庭关系来折射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特

征，钟家命运的起伏昭示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对历史反思的理

性探索。《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勇谋兼备李侠，为了革命需要，
辞别了爱人，来到了日本特务大本营，历经种种考验，他刺杀

了叛徒郭守成，巧妙保护了河豚先生，获取了紫密班所有名

单，营救了许多共产党重要人员。在真实身份暴露后，李侠完
全来得及携带妻儿逃走，但为了拿到上海城防守图，不惜以全

家作人质以打动欧阳山提供城防图情报，任务至上与个人情

感被融入到革命的宏大叙事中。《中国地》取材于真实的历史
事件，讲述“九一八”事变后，赵老嘎率领清风岭的村民们在国
家危难之际，浴血抗战，誓死不降，坚守东北三省唯一的“中国
地”不被日寇占领达十四年之久。中华儿女为保卫家园与日
寇展开了血战，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

神。电视剧《雪豹》中的日寇为了诱捕周家兄弟，抓捕了其父
周继先。周父站在涞阳城楼上，教导儿子要驱除倭寇，保卫祖
国，先国后家，以民族大义为重，毫不畏惧，慷慨赴死。剧作艺
术再现了中国军民面对外敌，摒弃了身份迥异、贫富悬殊的藩
篱，艺术再现了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杀狼花》演绎以陈春
雪为首的身负家仇国恨的巾帼英雄，她们以超人的智慧和勇

气，谱写出一曲誓死捍卫民族尊严、民族大义的壮丽诗篇。
《箭在弦上》以“九一八”事变为故事背景，上演了徐家兄妹从
为家族复仇走上为民族而战的蝶变之路。《正者无敌》本着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汲取多位川军传奇人物的特征和经
历，着力塑造冯天魁这位亦正亦邪、大智若愚的川军统帅。家
族的苦难与国难同步，突出了家国同构、情义不二的题旨。
家是国的微观构成，国是家的推而广之，国事即为家事，

家事就是国事，国之不幸就是家之不幸，家的不幸与国之不幸

紧密相连。国在家中，家国二者几乎同质同构，可以说这是极
具中国特色的典型文化现象，家国一体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典

型特征。杨义说:“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
文化的过程。时间依然可以辨认出某些刻度的，但刻度在叙
事者的设置和操作中，已经和广泛的人文现象发生联系，已经

输入各种具有人文意义的密码。”⑩“家国同构”作为中华民族
文化心理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着中国电视剧
艺术的叙事策略。家国叙事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叙事艺术的主
流。家族是国家、社会的缩影，家族的悲欢离合见证着国家社
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历史在家族中获得了具体和活性的表
现，家族把社会历史变成了感性的实体。在我们现代社会中，
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细胞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两者水

乳交融，实现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这既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

定和活力，又能加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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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heriting a cultural tradition integrating families and country，politics and ethics，Chinese teleplays portray images in families＇
daily lives and grand narration about the state，relating families＇ joys and sorrows and national vicissitudes． The state＇s will is conveyed by
means of those families，and consequently both families and the country become expressive approaches referring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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